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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满大地
创世记 1:14–31

创造的前三日描述的是大地的塑造，而后三日描述的是大地的充满；两者合在一起，解决了大地起初“空虚混沌”的状态。两组日子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：第一日记述光的创造（塑造），与第四日相对应；第四日则描述大地被光所充满。

充满大地

第四日。
第四日以光来充满大地，这一点在摩西的叙述中得到了充分表达——他将这一事件讲述了两次，而第二次的叙述顺序与第一次相反。两次叙述都加倍强调了日、月、星在大地层面的功用。这种描述是以地为中心的——从地上的视角来观察。

“上帝说：‘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作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’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；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开光暗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四日。”（14–19 节）

请注意，太阳和月亮被称为“两个大光体”。摩西刻意避免使用它们的名称，因为在埃及的万神殿中，太阳和月亮本是神明。摩西在此宣告：日、月、星并不是神，而是上帝所造之物！他以此彰显以色列崇高的独一神信仰，驳斥当时堕落的异教多神论。

只凭“一句话”——上帝旨意的宣告——整个太阳系便如同一枚镶满宝石的精致怀表，被安置在宇宙的中心。这里的焦点确实是以地为中心的！至于浩瀚的宇宙，只得到了一句几乎是顺带提及的话：“哦，对了，他也造了众星。”

大地及其周围的宇宙环境是何等奇妙！十七世纪的数学家、哲学家艾萨克·牛顿爵士曾制作过一个微型的太阳系机械模型。模型中央是一颗巨大的金色球体，代表太阳；围绕着它运行的是安装在不同长度杆端的小球，分别代表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以及其他行星。这些部件通过齿轮与皮带彼此联结，使它们能以完美的和谐围绕太阳运转。

有一天，牛顿正在研究这个模型时，一位不信神的朋友前来拜访。他惊叹于这装置的精巧，看着这位科学家让天体沿着轨道运行，便赞叹道：“哎呀，牛顿，这东西真是精妙绝伦！是谁给你做的？”牛顿头也不抬地回答说：“没有人。”
“没有人？”朋友追问道。
“没错！我说的就是没有人！这些球体、齿轮、皮带和机械装置只是碰巧组合在一起；奇妙的是，它们居然靠着偶然开始按着既定的轨道、以完美的时间运行。”
他的朋友无疑明白了其中的要点：牛顿的机器尚且必然预设一个制造者，那么地球以及其完美有序的太阳系就更是如此了。

如此有秩序的宇宙机器“恰巧形成”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拿十枚硬币，在上面编号一到十，放入口袋中，然后伸手去掏，抽到编号一的硬币的概率是十分之一。若我把编号一的硬币放回口袋，再次搅混，抽到编号二的概率就是百分之一；再重复一次，抽到编号三的概率就是千分之一。若要连续抽到一到十所有硬币，且次序完全正确，其概率是一百亿分之一！
正因看见宇宙中的秩序与设计，现代天文学奠基人、发现“行星运动三大定律”、并首创“卫星”一词的约翰内斯·开普勒说过一句名言：“不敬虔的天文学家是疯狂的。”

地轴以 23° 的角度倾斜，才带来四季的变化。若不是恰好倾斜 23°，我们不仅会失去四季，甚至会失去生命——因为海洋中的水汽会向南北移动，堆积成大陆般的冰原。若月亮距离地球更近一些，潮汐每天都会淹没整个大陆。

查尔斯·科尔森在其《断点评论》（BreakPoint Commentary）中报道：1999 年 4 月，哈佛大学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宣布，他们发现了三颗行星围绕着一颗附近的恒星——仙女座 υ 星（Upsilon Andromedae）运行，距离地球约四十四光年。这一发现挑战了人们此前关于行星形成的理论。
传统理论根据我们的太阳系认为：像水星、金星、地球和火星这样密度较小的行星应当靠近太阳，而像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则应当位于远处（唯一的例外是冥王星）。

然而，仙女座 υ 星周围却并非如此：它拥有体积巨大、却非常靠近恒星的行星。天文学家杰弗里·马西（Geoffrey Marcy）对《华盛顿邮报》说：“这将动摇行星形成理论。”天文学家逐渐意识到，我们的太阳系比过去所想的更加非凡、更加独特。

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。过去四年中，人们已在太阳系之外发现了约二十颗行星，其中一半沿着椭圆形的“致命轨道”运行，极易导致宇宙级别的碰撞。相比之下，谈到我们的太阳系，马西博士说：“它就像一颗宝石。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，全都位于同一平面……它是完美的，美得惊人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。”
科尔森评论道：“马西博士或许没有意识到，他的语言与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艾萨克·牛顿如出一辙。牛顿同样认为我们的太阳系极其美丽，但他将这一洞见推向了合乎逻辑的结论。他写道：‘这最美妙的太阳、行星和彗星系统，只能出自一位有智慧、有能力之存在的谋划与统治。’”

约瑟夫·艾迪生在牛顿的时代如此写道，而在今天仍然真实无误：

穹苍高悬，辽阔无垠，
蔚蓝空中，清澈以太；
点点星辰，灿烂天幕，
宣告其伟大的本源！

——约瑟夫·艾迪生Joseph Addison,  “The Spacious Firmament on High”

上帝思想、上帝定意，事情就成了！群星被抛向各自飞驰的轨道；太阳被安置在它所属的星系之中；地球开始绕着太阳运转——月亮也绕着自转的地球运行——宛如一枚镶满宝石的精致怀表。正如我们先前所见，这一切都是基督的作为。星宿疾驰而去，因为基督吩咐它们如此；地球与月亮共舞，因为基督命令它们如此；自然律得以运行，因为基督设立了它们。大地被旋转的光所充满。“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四日”（第 19 节）。

第五日。
在第二日，上帝借着创造穹苍，将原始的水分开，称穹苍为“天”或“天空”，把上面的水与下面的水分隔开。如今，在与之对应的第五日，上帝用有生命、能行动的生命充满了水域与天空。

“上帝说：‘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；要有飞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’于是上帝创造了大鱼和水中各样滋生行动的活物，各从其类；又创造了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‘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；飞鸟也要在地上增多。’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五日。”（20–23 节）

海洋里真是万物群生——深海的巨兽充满其中。有鲸鱼、鲨鱼、利维坦（鳄鱼）；剑鱼在成群的金枪鱼与海豚之间称王，还有成千上万色彩斑斓、鳍形各异的较小生物——其中许多直到二十世纪才被人类认识。而在上方，天空成了鸟类学家的乐园——鹰、鸬鹚、乌鸦、海鸥、鹅、鸭、啄木鸟、雀鸟、红雀、靛蓝彩鹀。天空与海洋中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多样性，这一切都出自上帝的心意。潜水者最先看见的摇曳起伏的美景，以及天空中滑翔、闪耀的绚丽行列，之所以存在，都是因为上帝的思想，并且按着他的喜悦而存在——“上帝看着是好的”。

因此，他赐福给这些新造的生物，命令它们生养繁多，使它们被赋予繁殖的能力。而我们也当与诗人霍普金斯一同欢庆他慷慨的作为，正如他在这首充满喜乐的诗中所表达的那样：

荣耀归于上帝，因那斑驳多样之物——
因那如杂色母牛般、两色相间的天空；
因游动鳟鱼身上点点斑斓的玫瑰色斑纹；
因新燃炭火般的栗子坠落；因雀鸟的翅膀；
因被规划、被拼接的景致——山岭、休耕地与犁耕的田畴；
因各行各业，以及他们的工具、装备与装饰。

一切相对、独特、奇简、奇异；
一切变化多端、斑驳参差（谁知其因？）——
迅疾与迟缓；甘甜与酸涩；耀眼与幽暗；
这一切都出自那位不断生发万有者，
他的美永不改变：
赞美他。
Manley Hopkins, Pied Beauty
第六日。
在第三日，上帝使旱地显露，并以植物覆盖其上；如今，在与之对应的第六日，祂用陆地上的生物将其充满。

“上帝说：‘地要生出有生命的物，各从其类——牲畜、爬行的动物、地上的野兽，各从其类。’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造出地上的野兽，各从其类；牲畜，各从其类；并一切在地上爬行的动物，各从其类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”（24–25 节）

这些类别是概括性的，旨在涵盖一切陆地走兽。“牲畜”指被驯养的动物；“在地上爬行的动物”指各样小型动物；“野兽”则指野生的猎物。
“大小各样的生灵，
主上帝都造了它们。”

我们绝不可忘记：这一切都出自上帝的心意。因此，当我们仰望诸天，就能认识上帝的一些作为——“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”（诗 19:2）。乘着哈勃望远镜穿越群星，便能认识祂；借着显微镜深入人类细胞的复杂结构，也能认识祂更多；再深入到原子及其中的夸克与轻子，仍能学到更多。同样，我们所触摸、所品尝、所感受的一切，也都在向我们述说同样的真理。还记得威廉·布莱克的诗吗？

虎啊，虎啊，灿然燃烧，
在夜林深处闪耀；
何等不朽的手与眼，
能塑你这可畏的对称？
你双眼的火焰，
源自何等幽深的渊或天？
他凭什么翅膀敢于飞升？
又是哪一只手敢攫取那火焰？

我们绝不可只停留在所看见的事物上。我们的思想必须进一步追溯到那创造万有、并且“看着是好的”的不朽之手与眼。我们当然不可像泛神论者那样敬拜自然本身，而是要敬拜这物质宇宙的创造主。祂称自己的作为为“好”，因此受造界彰显了祂的心意——如此多样、美丽、充满喜乐。创造这一切的上帝，是为人预备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；而作为祂的儿女，我们当明白，这一切都暗示着祂对我们何等深切的眷顾。

上帝用了三日塑造世界，又在随后平行对应的三日中，奇妙地将其充满：有日月星辰的光辉，有树木与植物，有深海中的生物，有天空中飞翔的活物，还有在地上行走、令人惊叹的各样走兽。创造已经丰盛，万事齐备，只等着借着人的受造达到最终的圆满。正是在第六日，叙事的节奏放慢了（仿佛慢动作一般），因为正是在创造人的这一刻，我们来到了整个叙事的巅峰。

以人为中心充满大地

这一段的特殊性立刻显明出来，因为在第 26 节，叙事从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复数——“上帝说：‘我们要……’”——这清楚表明这是神圣的对话。有些人试图将此解释为上帝与天使的对话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天使并非照着上帝的形像被造；况且，天使也无法为上帝那全知的智慧增添任何东西。另一些人则尝试将其解释为古代君王所使用的“尊荣复数”，但这一解释同样站不住脚，因为本节的重点并不在于彰显上帝的威严。

事实上，这里是“商议的复数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神圣的商议。亨利·布洛歇（Henri Blocher）解释说：“上帝是在向自己说话，但祂之所以能如此，是因为祂有一位既与祂同在、又同时区别于祂的灵。这里显出了三一启示的最初曙光。”《创世记》1:2 中提到“上帝的灵”运行在水面之上，已经表明祂是参与创造的同工者。而新约则给出了更丰满的意义（sensus plenior），清楚教导基督在创造中的决定性参与（参约 1:1–3；林前 8:6；西 1:15–18；来 1:1–3；启 4:11）。

因此，我们现在看见：关于人的这一伟大宣告，是上帝在与自己（父、子、圣灵）商议中发出的：

“上帝说：‘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、全地，并地上一切爬行的活物。’
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，
就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他；
男和女，祂造了他们。”（26–27 节）

第 27 节是圣经中的第一首诗，由三行组成，每一行都有四个重音，并且三次重复动词 bara（“创造”）。这是上帝自第一节开始的创造之工所指向的高潮。请思想这一点：即便你能以光速的一百倍穿越宇宙，掠过无数橙黄色恒星，飞到银河系的边缘，再俯冲到银河平面下数百光年的炽热光芒之中；即便你能近距离观察在气体与尘埃中闪耀的年轻炽热恒星，目睹那些即将从尘埃茧中爆发而出的原恒星，甚至亲眼见证一颗恒星的诞生——在所有这些星际旅程中，你都不会看到任何事物能与一个人的诞生与奇妙相提并论。因为一个小小的男婴或女婴，正是上帝创造的巅峰！而最奇妙的，是这个孩子乃是照着上帝的形像——Imago Dei——被造的。这个孩子从前并不存在，如今作为一个被造的灵魂，却是永恒的；他或她将永远存在。当宇宙中的群星消逝，这个灵魂仍将存活。

那么，我们在哪些方面像上帝呢？教父和宗教改革家将上帝的形像理解为本质上属灵的，这一点是正确的；但有些改革家认为这形像在堕落中被完全毁坏，却是错误的。真正被毁坏的，是人原初的义；那一部分的上帝形像确实被除去了。然而，即便在世界败坏、洪水审判之后，人仍然被视为在上帝的形像之中。

洪水之后禁止杀人的命令，正是基于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被造这一事实（参创 9:6）。使徒雅各也明白，即便是罪人，仍然带着上帝的形像：“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像被造的人。”（雅 3:9）

上帝的形像仍然存在于有罪的男女之中，虽然被玷污，有时甚至成了自我控诉的讽刺形象。然而，我们每个人所承载的上帝形像，依然奇妙，并且蕴含着永恒的潜能。

聆听者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了男人和女人之后，祂立刻对他们说话：“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……”（28 节）。这表明，作为形像承载者，我们能够听见并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这是其他受造物所不具备的。这也意味着我们是有责任的、有道德的、有属灵生命的存在。关键的分水岭在于上帝的恩典：若我们因祂的恩典而回应，就能按着祂的话而活；因祂的恩典，我们能活出细腻而深刻的道德生命；祂的恩典也能使我们宣扬祂的话语，并与祂一同活到永远。

治理者。 同样重要的是，在第 26 节和第 28 节中，上帝呼召祂的形像承载者来治理大地。上帝看待这些形像承载者为君王般的人物，是祂在创造中的代理者。这正是诗篇第 8 篇中令诗人惊叹不已的事实：
诗篇 8
3.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4.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5.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8.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脚下。

被造在上帝的形像中，赋予了人极其尊贵的地位，尽管这种尊贵因堕落而受损。

儿子的身份。
在《创世记》的其他地方，我们进一步看见上帝形像如何区分人类生命——也就是说，它暗示了男女同样具有“儿子的身份”。在《创世记》5:3 中，我们读到亚当生了一个“儿子”，是照着他自己的“样式”和“形像”。虽然这里指的是生物性的承继，但经文同时把“形像”与“儿子身份”联系在一起。路加福音也承接了这一思想，把亚当称为“上帝的儿子”（3:38）。被造在上帝的形像中，意味着上帝的父性，以及一种父子般的关系。

因此，从这些关于 Imago Dei（上帝的形像）的真理来看，人类的属灵潜能是极其巨大的。形像的承载者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语，并乘着这话语达到难以想象的属灵高度；形像的承载者天生具有君王般的尊荣，被造是为要治理全地；形像的承载者是上帝所造的儿女，拥有通向永恒儿子身份的真实可能。

于是我们看见，人是上帝为他所造、已经成形并充满的创造之巅峰。男人和女人确实是荣耀的存在。堕落之前，他们站立在那里——作为受造界的代理统治者，处于属灵、社会和生态完全和谐的状态。上帝赐给他们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作为食物（参 29–30 节）。他们与上帝和自然和睦同居。“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”（31 节）

然而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堕落终究发生了。没有任何范畴足以充分表达这场悲剧。人类仍然带着上帝的形像，却成了“自己那可怖的影子”。

那么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就在基督里——“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”（西 1:15）。他是上帝本体的真像（参 来 1:3）。借着他的道成肉身，耶稣在其人性上与第一位亚当形成了真实的对应；但基督——第二位亚当——没有犯罪，因此他能使一切在他里面的人得生命（参 罗 5:12 以下）。

基督徒所等候的，是得着基督的形像（eikōn，形像）：“我们既有属土之人的形像，将来也必有属天之人的形像。”（林前 15:49）信徒在基督里的终极命定，就是被塑造成他的形像，这包含了我们按上帝形像被造时所暗示的一切。我们要在基督里并与基督一同作王；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指出的，正是耶稣成全了诗篇第 8 篇：“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”（来 2:9）

再次强调，我们一切的盼望都系于耶稣——那完美承载 Imago Dei 的一位。请特别注意，歌罗西书 1:15（“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”）之后紧接着的 16–18 节，将他描绘为宇宙的创造者、维系者和终极目标！

既然他曾塑造宇宙，他也能为破碎的生命重新带来秩序；不仅如此，那位曾以光充满大地、以鱼充满海洋、以飞鸟充满天空、以走兽充满陆地的主，特别擅长把他的义赐给空虚、有罪的人类。他只需说一句话，事情就成了。

很久以前，布莱兹·帕斯卡（跟随奥古斯丁）说过，在堕落的人里面有一个深渊，“唯有无限且不变的对象才能填满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”。你是否认识这种空虚？你里面是否因罪而存在某种不安的空洞？若是如此，你只需凭信心来到他面前，说：“主啊，这是我的杯，请你为我倒满。”他必成就。

你愿意把你的空虚带到基督面前吗？在歌罗西书第 1 章那段奇妙的经文中，第 15 节宣告基督是“上帝的形像”；16–18 节宣告他是宇宙的创造者、维系者和终极目标；而第 19 节则进一步宣告他是救主：“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——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——都与自己和好了。”（19–20 节）因此，保罗才能对信徒说：“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”（西 2:9–10）

你是否空虚，渴望上帝的赦免与义？那么，就来吧。他的丰盛，将借着一句“简单”的话成为你的！

